
古籍数字化，总共需要分为几个步骤？
如果是简单操作，扫描古籍，制成电

子版即可。网上流传的数字古籍多为此
类。当然，不要对质量抱太大希望。“版
本不明、图片模糊是常见问题，给学界和
使用者造成了极大困扰。”上海古籍出版
社数字编辑室副主任鲁秀梅说。尤其令
专业人士无法忍受的，是夸张的差错
率。鲁秀梅告诉记者，市面上的数字古
籍差错率远远超过图书编校差错率不高
于万分之一的国家标准，使用者稍有不
慎就会“踩坑”。

不过，若要提供可靠且实用的数字
古籍，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扫描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进行数
据的校验和加工，在确保准确率的同时，
还要研发翻阅、检索、标点、引用乃至翻
译等功能，便于学者开展研究。一两本
古籍还好说，可如果是卷帙浩繁的《四库
全书》呢？

《四库全书》号称“全书”，是因为它
基本囊括了我国清代中期前的所有图
书。为推动这项浩大工程，清乾隆帝召
集360多名官员、学者进行编撰，3800多
人抄写，历时19年才告完工。编成之日，
乾隆帝命人手抄7部，分藏北京、沈阳、杭

州等地。近代以来，中国饱经忧患，《四
库全书》很难得到妥善的保存，多份抄本
或毁于战火或流散民间，最终只剩“三部
半”。其中，原藏于故宫的文渊阁本是较
为完整的一部，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在中国大陆影印发行，共收录3000余
种书，分装1500多册，总字数约8亿。

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化，远不
止把纸质书搬到线上那样简单。以前，
识别、校对等工作常交给外包，如今几乎
所有流程都要由出版社完成——这是一
家传统出版社能完成的吗？当社里将打
造“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的任务交给
数字编辑室时，鲁秀梅内心不免忐忑。
但她坚信一点：“数字出版是年轻的事
业，要由年轻人挑大梁。”

2019年，为建设“汇典”项目，在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的支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招兵买马”，很快搭建起一支平均年龄32
岁的年轻团队。数字编辑室共11名成
员，年长的四十岁出头，最小的1999年出
生，其“胶原蛋白含量”大约是整个出版社
最高的。这也是一支跨学科团队。成员
除了来自文献学、古代文学、历史学等对
口专业，还有计算机、机械工程、信息工程
等理工专业，堪称“文理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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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5年8月，“文渊
阁四库全书”AI+版问世，并现身
上海书展，吸引了众多读者前往
体验区观看和试用。一名中学生
轻轻用指尖在大屏幕上划了一段
古文，AI立刻翻译成现代汉语。
一名学者凑近屏幕，看着AI自动
标点的古籍原文连连点头，编辑
递上一张30天试用卡，笑着说：

“回家您慢慢研究。”
一同亮相上海书展的还有

“典籍整理文献数据库”和“上海
文献总库数据库”。前者以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核心整理本古
籍为主，同时收录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内、外相关出版机构的优质
资源，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十
三经注疏、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
像集成系列等。后者收录上海府
县旧志丛书、上海市新编地方志
书，全面记述上海的历史与现
状。加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
库”，共计约20亿字，由此构成了

“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
的内容部分。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数字出
版市场急缺古籍精品的情况下，
主动承担起补缺工作。”鲁秀梅
如此阐释打造“尚古汇典·古籍
数字服务平台”的意义。目前，
该平台已在技术上完成古籍OCR
个人版、机构版的优化开发，以
及AI自动标点、自动标引、自动
翻译等功能的适配与优化。值
得一提的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自主研发的 OCR 识别系统已在
四川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文献整理项目中得到应用，极大
地提升了效率。

正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诚坦言，“文渊阁四库全书”
AI+版尚有改进空间，“比如AI幻
觉，还远远谈不上根治”。他和伙
伴会继续调试，将“幻觉”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王子伟则表示，自
己在产品开发和运营方面积累了
一定经验，有了不少想法，希望在
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实践运用。

而这群年轻人即将迎来新的
挑战。鲁秀梅告诉记者，《清代诗
文集汇编》数字化项目
已提上议事日程，
预计于 2026 年
启动。

《清 代
诗 文 集 汇
编》是上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于 2010
年影印出版
的大型清人
文集，是清史工
程的重要整理成
果，收书约4000种，共
4亿字。“《清代诗文集汇编》的数
字化将是古籍社继‘文渊阁四库
全书数据库’后的又一盛举。”鲁
秀梅说，“当然工作量也是空前
的。”但她有信心，凭借优化后的
OCR识别系统和工业化流程，不
仅数字化速度和准确率会提升，
整体成本也将缩减三分之二。

回想往昔，鲁秀梅颇为感慨：

“数字编辑室成立之初，主要工

作是承担社里的电子书业务，建

造数据库的经验为零。”从 2020

年到 2025 年，经过近 6 年磨砺，

这支年轻的团队打造了“尚古汇

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建成

“典籍整理文献数据库”“上海文

献总库数据库”“文渊阁四库全

书数据库”三大数据库。这是从

0到1的一步，更是从1通向无穷

可能的起点。

这也折射出一家传统出版社

的转型之路。成立近70年，上海

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众多优质

古籍，专业性和权威性有目共睹，

是古籍出版领域公认的头部品

牌。但时至今日，即便头部也面

临汹涌的数字化浪潮。“出版业必

须紧跟时代步伐，拥抱数字化变

革，研究当代读者、用户的深层次

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更好的知识

服务。”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

副总编吴长青说。

在吴长青看来，当年上海古籍

出版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

书》，为古籍的校勘和研究提供了

重要参考底本，得到学术界盛赞。

今天，出版社的青春力量为文渊阁

《四库全书》插上AI的翅膀，使其

既能便捷高效地辅助用户阅读与

理解专业类古籍文献，也满足了用

户对古籍阅读的一般需求。

更重要的是，一批后起之秀在

这个过程中冒尖。“比如鲁秀梅，早

年做纸质书编辑，后来参与数字化

项目，带领数字编辑室，为全社储

备了数字化人才。”吴长青说。从

这个意义上说，“尚古汇典・古籍

数字服务平台”其实是上海古籍出

版社数字化转型的抓手，将带动全

社理念、人才和流程的变革。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

籍研究所所长方笑一则从学术角

度肯定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实

践。他认为，古籍数字化一方面让

珍贵文献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文本

的永久保存和便捷查阅；另一方

面，AI技术把研究者从烦琐的基础

工作中解放出来，聚焦更深层的学

术探索，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开辟了更多可能

性。这正是技术赋能文化的核心

价值。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作为中华传统
文化体系中最完备
的典籍集成，《四库
全书》的重要价值毋
庸置疑。然而时至
今日，如何以 AI 赋
能，使其在数字时代
发挥更大作用，变得
日益迫切。在上海
古籍出版社，有一群
平均年龄32岁的年
轻人，以跨学科的专
业能力与敢闯敢试
的劲头，攻克重重难
关，让这部典籍挣脱

“故纸堆”，在数字浪
潮中焕发新生。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当古籍遇见青春：AI如何让《四库全书》活起来

从0到1乃至无穷

[转型之路]

“在完成‘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库’
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与AI技术结合，为
用户提供更优质服务，因此决定打造‘文
渊阁四库全书’AI+版。”鲁秀梅说。这意
味着除了阅读和检索等基本功能，还要
能AI标点、AI标引、AI翻译……这次，轮
到另一名“技术大牛”陈诚大展身手了。

陈诚，1997 年出生，机械工程硕
士，毕业后先在某大厂干了两年多，主
攻自动驾驶。大厂的工作强度很大，
陈诚觉得没什么业余生活，刚好上海
古籍出版社招聘算法工程师，自己又
对古文感兴趣，就投了简历，顺利加入
数字编辑室。恰逢“文渊阁四库全书”
AI+版启动，有AI项目实操经验的他立
刻挑起大梁。

“古籍社拥有大量优质古籍资源，为
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语料，能够喂
给大模型，构造数据集。”陈诚介绍。以
AI标点为例，他们找来已经出版的书，去
掉标点，先让大模型添加标点符号，随后

对照原书一点点校正。经过不断地训练
和调试，AI标点渐渐有模有样，正确率可
达97%。这已然是专业水平了。

真正的难关在文言文翻译。“AI的
幻觉太严重了，经常翻译得不知所云。”
陈诚说。比如，《阿房宫赋》最后一句：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大
模型怎么都翻译不好。

“大模型其实是个‘黑盒子’，我们
知道它能输出结果，但搞不清里面是怎
么运作的。”陈诚解释。简单来说，虽然
大模型本质是一种算法，它的参数却不
是程序员提前设定的，而是其自主学习
和调整形成的。由于参数量极为庞大，
整个系统表现出的数学复杂性超出了
人类能直观理解和推理的范畴。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阁下将如何
应对？

只能下“笨功夫”。数字编辑室的小
伙伴们群策群力，用一篇又一篇古文去
测试大模型，一字、一词、一句地琢磨它
到底哪里犯错、为什么会犯错，确认后再
用提示词进行约束和规范。“跟打地鼠一
样，出来一个打一个，靠提示词压制幻
觉。”高典说。这样靠着几百篇古文的反
复测试，翻译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高典策划了流式阅读，
让使用者能方便地调用AI功能。流式
阅读还使古籍文本以适合当代读者阅
读习惯的形式呈现，既实用又美观。

“文渊阁四库全书”AI+版毕竟是大
工程，尽管有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仅靠
数字编辑室的力量还是不够，必须借助
技术公司及数据加工团队。但外包方
不熟悉古典文献，如何让他们“听懂”需
求呢？产品经理王子伟发挥了作用。
她本硕念的都是中国古典文献专业，专
业过硬，求学期间又用过多款古籍数据
库，善于站在用户角度看问题。通过她
的内外衔接，数字编辑室和外包方得以
紧密合作，项目“丝滑”推进。

高典可以说是文理兼备的“本体”。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他生于1989年，本科
就读于计算机专业，硕士阶段转入中国
古典文献学。为什么由理转文？他嘿嘿
一笑：“从小听家里的话念理科，但我一
直对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考研的时候
想试试，结果考上了。”巧的是，古典文献
学逻辑性极强，高典的理科思维反而成
了优势，专业转得十分顺畅，没经历什么
痛苦。

毕业后高典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
间，2021年加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他刚
开始做编辑，也处理过疑难字，后来被聘
为技术岗，成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
化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几乎是白手起家。”回忆刚接手项
目时的情景，高典感叹，“手头只有文渊
阁《四库全书》的扫描图，别的什么都没
有。”与现代书不同，古代没有标准化的
书写和排版格式，不同书籍往往从版式
到装帧都大相径庭，再加上批注、表格和
插图，导致样貌千差万别。拿现代书的
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去识别，不仅视
觉呈现上异常凌乱，更会给使用者制造
各种麻烦。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定数据格
式。”高典说。于是，他带着技术组的伙
伴开始攻关。

这时候《四库全书》的优点体现了出
来。它用浙江出产的上等开化纸缮写，即
便是两百多年后影印的文渊阁本，依然崭
新如初。页面布局也很用心：每页8行、每
行21个字，如需注解，标以双行小字。“格
式规整，字迹和插图清晰，正好给我们练
手，为古籍数字化攒经验、树模板。”高典
说。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率先将
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化的原因之一。

饶是如此，确定数据格式还是花了
他们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
反复尝试，他们自主研发的OCR工具也有

了雏形，可以顺利地把古籍图片中的文
字识别并提取出来。

到了这一步，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现。
古籍里存在大量异体字、通假字、避

讳字，古籍影印版中也不可避免会有字
迹模糊的情况，OCR经常识别错误，这就
需要人工校验。更大的挑战来自插图。

“古籍的插图很多时候是文字，但它既然
以图的形式表示，就不能把它当文字。”
高典说。可OCR哪里分得清？于是又要
人工判断。据估算，数字编辑室组织识
别了20多万个疑难字，插图加表格超过
10万页。所幸，数据加工组的三名95后
成员，凭借古典文献学的专业功底，起到
了把关作用。

2024 年初，“文渊阁四库全书数据
库”上线，支持全文阅读、检索、引用复
制、联机字典、纪年转换等功能。这群年
轻人交出了“驯服”古籍的初步成果。

年轻人的事业

“驯服”古籍

和“幻觉”作斗争

成果显而易见，挑战接踵而至

AI回答 自动翻译结果

AI回答 自动标点结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数字编辑室团队成员合影。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四库全书》。

古籍原文。


